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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邵斌
○ 李山

邵斌老师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前身经济管

理系的创始人之一，建系时任系党总支书记，

1984年建院后又先后担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

书记。我1981年入学时，经管系只有几十名学

生，邵老师和每一个学生都很熟悉，和大家开

大会小会，并经常找同学个别谈心。我相信时

至今日经管学院前几届的学生都清楚记得邵老

师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

邵老师在我身上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1981年夏天他带领我们班到北京的一些大型国

有企业实习。我们一边在首钢、燕山石化、清

河毛纺厂和一家电视机厂学习生产流程，一边

写学年思想总结。我记得自己写了一篇关于学

习方法的文章，对美国和前苏联不同的教育方

法进行了比较，结合中国的情况，谈了一些自

己的看法。和我们一同实习的邵老师注意到了

这篇文章，找我单独谈话。从那之后邵老师和

我谈心的次数就多起来了。第二学年一开学，

系里就任命我为系团总支副书记，对此同学们

都很吃惊。

由于我小时候学过绘画，大一时担任班

团支部宣传委员，我们的班刊都是我用蜡纸刻

写，用最简陋的油印机自己印制的（后来我得

知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替党组织干过同样

的工作，就给人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四川人的专

长）。除此之外，我不太关心班里的事。读书

之余，经常去别的学校找老乡玩，同时为追求

不到我后来的妻子而烦恼。在同学心中，我大

概是一位很有几分玩世不恭的人，忽然被系党

委委以重任，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

邵老师却对我充满了信心。他三天两头

把我叫到家里去谈心，几乎没谈什么具体的工

作，主要讲做人的道理。邵老师担任过清华大

学原校长蒋南翔的秘书。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

的谈话充满了睿智，更令我惊讶的是他完全没

有官僚气。他的眼睛清澈透明，充满了温暖和

关爱，他的谈话妙趣横生，纵横古今，既有共

产主义的理论，又有中国文化的哲理。和他谈

话不仅是受教育，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享受。每

次谈话结束，我都盼着尽快再次和邵老师见

面。他和我谈“英雄主义”，他说历史的发展

造就英雄，也需要英雄的推动。他注意到我身

上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对我分析说，这是由

于我从小家庭环境差，受人歧视，从而自发产

生的一种想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我们

党、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英

雄主义。同时，邵老师又鼓励我要保持自己的

个性。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应当千口一言，千首

一面，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要有

自己的个性。他说如果没有老一辈革命家敢叫

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和特立独行的个性，就不会

有中国革命的成功。鲁迅所说的“横眉冷对千

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正是共产党人鲜明个

性的写照。讲到兴奋之处，邵老师会站起来在

他的斗室之内走动着说话。记得他给我谈到不

仅要有远大理想，还要脚踏实地，欲速则不达

的道理时，就踮起他的脚尖，讲“跂不立”，

迈出大步，谈“跨不行”。我的心灵被慢慢地

净化了，我的理想也逐渐崇高起来，我于是郑

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84年，经管学院正式成立，我成为学院

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之一，入党宣誓

仪式在工字厅内的校党委会议室举行。邵老师

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出席了这一会议，讲了

不少勉励的话，鼓励我继续进步。

刚入党不久，我就闯“祸”了。我当时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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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培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名言，就约

了班上李勇、林岗和王柱三位同学骑自行车下

江南，游览祖国的壮丽河山。因为没钱买新自

行车（平时在校园代步用的自行车太破了，长

途骑行一定散架），就灵机一动给十几家自行

车厂写信，自荐给他们当推销员，骑车下江南

打广告（当时国内还没有商业广告，我们是从

书本上得知这种西方企业的营销方式）。我们

在几家答应为我们提供自行车的厂家中选定

了鞍山自行车厂，临行前骑着该厂的“梅花”

牌自行车，穿着印有“北京—上海—鞍山，全

程2500公里”广告字样的蓝色运动服，到天安

门广场摄影留念。不想这违反了天安门广场禁

止骑行的规定，被武警扣留在天安门内的派出

所，放我一人回清华求救。我惴惴不安地敲开

了邵老师家的门，准备接受一通严厉的批评。

没想到邵老师听我讲述完事情的经过后，反安

慰我不要着急，还开玩笑说:“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然后马上带我去见校保卫部部

长，请他给武警总部打电话，要求对方放人。

很快，我就拿着学校的证明信到天安门派出所

接回了三位同学。

学院刚成立，院党委就提名我出任院团委

书记。在清华的历史上，各系团总支书记都是

由专职团干部担任，从未有在校本科生担任团

委书记。我当时读大四，却很荣幸地成为了经

管学院第一位团委书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

邵老师为了此事专门将我的情况写了厚厚的书

面材料向校党委汇报。在清华学习、工作“双

肩挑”的锻炼使我受益终身。2001年我出任当

时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中银国际总裁，完全没

有担任国企领导的经验，大家都为我捏一把

汗。结果我领导中银国际成功实现了投行业务

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全面转型，即是得益于我在

清华担任团委书记的经验。

1986年我由学院选派到美国加利福利亚大

学戴维斯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一年我

就取得了全A的成绩，并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

获得“加州大学校董会奖学金”的中国大陆留

学生。比较轻松地获得优异的成绩反而让我迷

惑，担心该校的教学标准不够高，于是萌发了

转学的念头。1987年暑假我回国完婚，途经北

京时专门去拜会邵老师，向他汇报在美国学习

生活的情况，同时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困惑：一

方面想去更好的大学学习，取回“真经”；另

一方面又担心这样会推迟我回国服务的时间。

邵老师当即向我建议：如果要转学，就去麻省

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少数几所最顶尖的名

校，否则就尽快在戴维斯取得博士学位，回国

效力。我当即下定了决心，回到美国后就申请

转学。

一年之后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麻省理工

学院，先后在该校城市规划系和经济系攻读博

士课程，199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按照惯

例，学生要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写下一篇

感谢的话，感谢对自己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

我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邵斌老师，于是

我郑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首先感谢我在

清华大学的导师邵斌老师，他将中国的传统价

值观注入了我的心灵。”论文的正本永久保存

在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这也许是美国大学图

书馆保存的唯一一份向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委

书记致谢的博士论文。

我离开清华25年了，走了很远的路，但无

论何时何地我都铭记着邵老师的教诲，努力做

一名合格的清华毕业生。




